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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春花
柏紅梅

春天無處不飛花。春花絢麗多
彩，令人賞心悅目。然而，舌尖上的
春花不僅美麗，而且還香甜誘人。

清明過後，清明菜枝頭長出叢
叢花骨朵兒。一叢花骨兒，由多朵姊
妹花骨朵兒，擠擠組成一起，看上
去，像綻開的金菊。採摘此樣的花骨
朵兒，與精緻麵粉做成粑，比採摘清
明菜葉莖做成的粑，其味更是不同凡
響。將粑掰開兩半，縷縷金絲將兩半
粑緊緊相連。吃起來，清香四溢，味
道甘甜。

薺菜是一種美味佳餚。南宋詩
人陸游吟詩讚美曰：「手烹牆陰薺，
美若乳下豚。」隨著春意一天天的加
深，薺菜枝頭綻開了朵朵白花。花白
如霜，亮如雪，一層層、一叢叢，與
金秋蕎麥花差不多。用薺菜花煮雞
蛋，是靈藥一方。民謠曰：「陽春三
月三，薺菜煮雞蛋。吃了頭不痛，眼
珠亮端端。」

春末，槐花開了。一朵朵、一
串串，瓊堆玉砌、陣香撲鼻，沁人心
脾。采一把塞進嘴裡，嚼一嚼，甜津
津的。此時的槐花可做出很多美味可
口的佳餚。

做槐花糕。將槐花用清水洗乾
淨，加進一些乾麵粉，拌勻後放進蒸
籠，蒸到香氣四溢時便熟了。槐花糕
吃起來，綿酥可口，餘味無窮。烙槐
花餅。將雞蛋打開攪散，加入花椒
粉、精鹽拌勻，倒入盛槐花的盆中，
再攪勻。

均勻的麵粉撒入盆中，與槐花攪
成稠糊狀。接著，將調好的槐花糊倒
入開油鍋內攤開，用溫火將餅兩面反
覆煎烙，烙至兩面深黃即可。黃澄澄
的槐花餅，如一輪金黃色圓月。吃起
來，別有風味。

鮮花入食，古來有之。屈原《離
騷》寫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據《隋唐佳話錄》
記載：武則天於花朝日(農曆二月十三)
遊園，下令御廚房烹製「百花糕」賞
賜臣下。《本草綱目》認為，吃鮮花
可以美容護膚、健腦益智，讓人耳聰
目明、延年益壽。

在春風蕩漾、百花爭艷的季節，
品嚐春花食物，既有風雅之韻，又有
益於身體，我們何樂而不為？

一樹海棠一樹春
阿雨

書卷在徐徐的暖風中，漫漫翻過。一

抬頭，窗外，和煦的陽光，柔柔地輕撫著大

地，讓人仿若置身夢境，溫潤、閒適。這夢

一般的春色中，最惹眼的莫過於那擠在窗前

的一樹鮮嫩的紅，那是院子裡早前隨手種下

的海棠，不經意間竟然繽紛絢爛得獨樹一

幟。推開窗，一枝海棠抖動著渾身的嬌艷，

帶著浸透了滿樹春日的嫻靜，闖入夢裡。抖

落的幾片嬌柔的花瓣，乘著風在空中搖搖擺

擺地落下，那紅讓人心間一顫。應該是以前

從未好好看過這樹海棠，所以才沒能細品這

早春的紅。宋代王淇有詩云：「一從梅粉褪

殘妝，塗抹新紅上海棠」。是了，海棠於春

寒料峭中盛開，不緊不慢，輕輕地喚起春的

到來呢。

走出屋子，一樹海棠就這樣靜靜地立

於日下。枝丫橫斜得像一副舒展的寫意畫，

古樸斑駁。是什麼時候開始，海棠的花朵

熙熙攘攘地開滿枝頭。一朵朵花開得花團

錦簇，將嫩嫩的綠葉團團包圍在繁盛中，不

動聲色地點染春的氣息。是在某個冬意未退

的夜晚，還是在某個春寒料峭的清晨？那花

骨朵一朵一朵地炸開，像是在赴一場春的盛

宴，明麗卻不張揚，雅致卻不艷俗，一幅古

時年華正好的女子身穿嬌美羅裙，笑著鬧

著，在野外踏春的景象浮現於眼前。

也是海棠，也是春。不禁想起去年，

一場迷迷濛濛的雨，連續下了好幾日，將萬

物籠罩在濕潤之中，這一樹海棠靜默地立於

雨中。冰涼的雨，滴滴噠噠，滴落海棠一片

片的殘紅，飄搖在清風微雨中。一場雨，吹

得海棠東零西落，只剩下些許執意的花瓣還

在枝頭掙扎。枯瘦的枝丫仿若美人遲暮，

姿色不再。不覺想起失去趙明誠後的李清

照，身世飄零，於悲風冷雨中，獨自神傷地

為自己斟酒。一杯接著一杯，就這樣守望著

窗子，映入眼簾的卻是雨中滿地黃花，那是

怎一個愁字了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慼慼」就如這雨中的海棠，掉在泥

裡，鋪陳一地。入目滿眼殘損的淺紅，大約

是為了證明曾經來過，畢竟這樣轟轟烈烈

過。

明代的沈周曾畫過一卷《折枝海棠

圖》。只是簡約自然的水墨畫，寥寥幾筆，

繪出了海棠的嬌艷之態。枝條掩蔭，交錯自

然，濃墨點葉，淡墨繪花，獨立樸素，清秀

雅致。折下的海棠，頗有一種傲然於世，不

卑不亢的卓然。這是一種遺世獨立的風姿，

令人心生敬意。有靜就有動，南宋有一幅

《海棠蛺蝶圖》。陽春三月間，蛺蝶曼舞於

花叢，乍起的春風吹動海棠花枝。綠色的葉

片翻捲輾轉，淺紅點染的花朵綻放出最美的

姿態，輕拂風中，清香漫溢，引得蛺蝶流連

其間，竟分不出是花醉蝶還是蝶醉花。「春

似酒杯濃，醉得海棠無力」，應當就是這

般。由此感歎，真是一樹海棠，一樹春啊。

海棠，用盡全力書寫的春天，令人歎

服。春日裡，撫卷品茶，看一場海棠盛宴，

品一味春濃酒醉，是勝事亦是幸事。

一犁春雨，一篙春水
高玉霞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真是佩服古人，一個

「酥」字，人的心就潤了，軟了，眼眸就亮了，彷彿看到雨絲霧濛

濛，山野綠油油，杏花沾著時節的香氣，一股腦都探出了頭。

雨水是最詩意的節氣，雨水一到，泥土就醒了，泥土醒了，萬

物就有了靈氣。

大地氤氳，風媚雨嬌。「萬草千花一餉開，春耕閒田有人

來」，雖然此時，草木還是一片疏朗之氣，山河也靜默無聲，但

是，雨水到，時節的號令就到了。「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為雨」，

東風聽到了，泥土就聽到了，春的鑼鼓就要敲響了，一切都要忙活

起來。

住在鄉下的母親，翻著牆上的老黃歷，指給我看，雨水一過，

就驚蟄了，驚蟄再過，就要栽洋蔥了。母親對於時令的把控，比天

氣預報還要準確。母親的老黃歷上，「雨水」兩個黑黑的大字，明

顯提醒著人們時節的流轉，除此還有搬家、求嗣、祈福、開工等諸

多事宜。

這也讓我想起兒時蓋房子，正值雨水時節，想必是翻了老黃

歷，計劃了多時。

那時我還小，諸多忙碌都忘記了，只記得開工到一半，下起

了雨，雨滴如墨，淋著灰白的老屋，越發浸潤出久遠的況味來，父

親站在院內，被雨淋得酣暢淋漓，濕漉漉的頭髮，像迎著春雨的麥

茬，在雨水中潤澤著，挺立著。那時的父親真年輕，三十幾歲，有

使不完的勁兒。雨一停，父老鄉親，說幹就幹，一起合力呼啦啦地

推倒了兩面山牆，老房子倒下去的一刻，沒有塵土飛揚，相反卻是

一片明朗。

後來，打地基，築牆，上梁等很多大事，也按著時節一步一

步走。等上梁那天，母親特意買了紅紙，紅布，和喜糖，還有一大

串銅錢，分開四個房角，各放數枚，寓意著興旺發達。「雨澆梁，

輩輩強」，記憶裡那天也下了雨，正澆在父親的心上，父親滿目溫

情，抬眼望著房樑上被雨淋濕的紅布，彷彿欣賞一朵朵雨中的山茶

花。

「雨水生萬物」，父親也是雨水澆灌的植物，就是這般，一直

走，一直忙，砌牆壘院，夯地播種，屋前栽葡萄，屋後栽果樹，按

著時節的步調，穩穩地，不緊不慢，直到綠籐繞出日子的暖，直到

瓜果甜出生活的希望，直到我們在屋簷下慢慢長大，上學，結婚，

離家。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雨水，是萬物生光輝的開始。時節的

琴弦，輕輕一撥，父親的一生，都在一場場農事中謀劃，奔波，忙

碌，直至讓生命孕育出一片葳蕤的景象。

如今父親已去世多年，每一年的雨水時節，母親都照例把院前

的土地夯實起來，種菜種花種春天。待屋後的杏花軟軟地開，父親

耕耘過的土地也就呈現出萬物復甦的新氣象。

油菜花兒黃，薺菜葉兒綠，母親餐桌上的春天，也隨之而來。

而我們也都各自在人生的宣紙上描畫，瓦上生輕煙，春犁耕地忙，

雨落春槐朵朵香的場面，都隨著記憶一一鋪陳，展開。詩性的田園

生活，雖城居的人們不能一一捕捉，但每一個時節所帶動的日子裡

的暖，仍然與我們緊緊相連。

「一犁春雨，一篙春水，自樂天真」，人們就是如此，不管

歲月流逝帶走了多少回憶，都只記得人生的那點甜。只要春一到，

雨水下了一犁深，人們就會在心底默默地歡喜，並馬不停蹄地去耕

耘，去編織一個又一個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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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鄉的大地上邊走邊吟

雲珍，蒙古族，1958 年出生，和林格
爾縣捨必崖鄉西廠圪洞村人。大學學歷。長
期在機關工作，現已退休。中國作家協會會
員，中外散文詩學會副主席。雲珍的創作以
散文詩為主，兼及新詩和散文隨筆等。著有
散文詩集《夢幻帆影》《飛行的麥穗》《潺
湲的時間》《朝向蒼茫》《雲珍散文詩選》
及三部中篇小說《秋風亂》《兔唇溝散章》
《此令狐非彼令狐》和散文若干。作品散見
《草原》《散文詩》《散文詩世界》《西部
散文家》《散文詩作家》《伊犁河》《新世
紀文學選刊》《青年文學》《詩潮》《綠
風》《星星》《詩刊》《上海詩人》等，作
品先後被選人王蒙主編的新中國《六十年散
文詩精選》《中國朦朧詩純情詩多解辭典》
《中國散文詩大系》《內蒙古六十年散文
選》《中外華人散文詩作家大辭典》《當代
世界華人詩文精選》《大詩歌‧2010》《西
部的太陽——中國詩人西部之旅獲獎作品選
集》等30多種選本，2007-2012連續六年
入選《中國年度散文詩》。作品獲多種文學
獎。

陰山，悲壯的隆起

登臨絕對的高度方可鳥瞰塞外的海底。
看那珊瑚，看那被光芒觸摸到的海溝，

看那巨鯨拱起的脊背……

也許這裡曾經真的是汪洋一片，是上帝
一怒之下鞭走了洶湧的波濤，並將它賜予我
的鄉親，以作農耕。

——那，絕對是一次悲壯的隆起！

是什麼安放於大地正在拉緊的弦

是什麼安放於大地正在拉緊的弦，伺機
彈射？

想斛律金迎著西風，於陰山的左耳邊唱
響那曲響徹千古的壯歌時，這裡——陰山的
右耳之側，定是溝壑縱橫，犬牙交錯。

我看見走西口的祖輩挈婦將雛，看見他
（她）們的疲憊和艱辛，看見他（她）們點
亮晨曦和晚霞刀耕火種的背影……

該填埋的已經填埋，該削去的亦已削
去，有什麼比生存的意志更鋒利，更尖銳？

箭已離弦，射向秋天……

四月的田原穿了一身素裝

為了那成片成片破碎在雹災裡的夢想，
它們，素裝！

——素裝，是忘了忘卻的紀念，素裝，
是另一種復仇……

小屋是堅韌的破冰船（山裡人家之一）
太陽消融烏雲，春風肢解冬天！
小屋是堅韌的破冰船，正於黎明的港灣

解攬。
流淌於溝壑間的鳥鳴是什麼藥液

所謂的家園就是如此簡單

所謂的家園就是如此簡單——避風、向
陽的山彎，幾筆白線般隨意勾勒的斷木。

它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因為，這
裡是少有的上蒼垂青的地方！看那滾湧的綠
草，足以再現想像中的「風吹草低……」

還是暫時留著吧，那也許是移居下一個
「營盤」之前最後的晚餐。眼下，只能首先
啃食那些薄命的小草。

好在這裡風清月朗，入夜，清清的月輝
可供它們暢遊，還有星子，那些不停地絮語
的精靈……

殘   月

依依不捨，悵然若失。
當暗夜的魔鬼層層包圍，是誰洞穿？

是誰讓大地輕攏著一個薄紗似的輕夢酣然睡
去？此刻，飛翔的太陽即將出籠，它的光芒
更持久，更熱烈，但，誰能保證那一定就是
好事！

去吧，毅然決然地，因為您已被大地深
深銘記！噢，別忘了向晨風追討，大地捎給
您的飛吻就馱在它的軟脊上……

秋天的原野是農人的新嫁娘

秋天的原野是農人的新嫁娘。
她是那麼不情願，你看她總是半推半

就，半嗔半喜。正如此刻的風景，這邊是天
那邊是雨。到底是有情還是無意？

但必須等待！
等待青山舒展開愁眉，等待她洋溢的喜

淚直抵冬天的根部，落一場飄飄灑灑的封地
雨，滋潤明春的相約和所有愛情的信息……

秋啊，你願意嗎？

只有漸漸老邁的秋天
還留著一個小小的缺口

時間將劃下又一圈金色的年輪，只有漸
漸老邁的秋天還留著一個小小的缺口。

春天曾被一場罕見的暴風雪劫持，她確
實來過，但只有猙獰的面孔一閃就徹底不見
了，一同被劫走的還有金色的暢想。

而汗滴畢竟是光明燦爛的，正義的滴瀝
和閃爍驅迀去的不僅僅是暴戾的陰雲以及滋
生的罪孽。

你看此刻，她就以自己的軀體鑄就了沉

甸甸的莊稼「個子」，並且催促鐮刀追殺逃
竄的秋天。

缺口正被封堵，因此我讚美這樣的死
亡，因為所謂的成熟與飽滿總是以死亡為代
價。

——骨殖之上站立著另一春天！

夕陽輝映的遠山和農田

豐收的希望有一半已鍛淬作青銅的遠山
了。

另一半正以洶洶之勢燃燒……
突突的機聲，令那個踟躕的漢子想起了

什麼。
現代化的氣息掠過陰山，在故鄉的大地

上勁吹。
面對長勢瘋狂，包抄而至的莊稼——親

手塑造的另一種「仇敵」，他（她）們不得
不丟下鐮刀，駕起曾經的「鐵牛」突圍。

突突的機聲，令那個踟躕的漢子想起了
什麼？

匆匆挺進的油菜花
已佔領了半闕江山

當匆匆挺進的油菜花佔領了半闕江山，
雲影也盛開如花朵了。天空在退縮，它知
道，必須騰出更多的空間。

微風掠過，似有嗡嗡營營的飛鳴之聲自
花草間升起……

傍晚，橘黃色的油菜花朵漸次點亮
偷襲的暮色已經隱伏在花草間了。
夕陽在歸去的最後時刻，伸出疼愛的手

臂又撫摸了一下她的孩子。
這裡的暗夜黑得令人窒息！
於是，一萬盞桔黃色的燈籠漸次點

亮……
有幾株油菜花伸長腰身，踮起了腳尖
必須踮起腳尖，伸長腰身，以便觸摸月

亮和星星，因為霞火正在被節節漲潮的夜色
吞沒……


